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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试回想，以往在空气
很脏、气味刺鼻的地方，或是在
寒冷、空气干燥时，呼吸却仍然
顺畅，肺和气管很轻松就适应
了下来。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鼻子的巨大作用了。

现代解剖学发现，鼻腔的
结构非常巧妙：通过鼻毛把灰
尘、杂质过滤掉，让吸进的空
气变得洁净；再利用鼻腔黏
液，让空气变得温润宜人。

实际上，鼻腔积聚的毒素
是最多的！我们稍一留心就会
发现，爱抠鼻子、或经常感冒
的人，就很容易引起毒素爆
发，出现鼻炎、甚至反复不
愈，最后导致呼吸不畅、大脑
长期缺氧，引起头晕、头痛，
工作、学习成绩迅速下降等严
重后果！

鼻腔的巧妙结构，使得鼻
炎毒素很难排除！很多患者忍
受不了鼻炎之苦，被迫选择了
手术。可往往是，虽然切除了
堵塞鼻腔的淤肉，却暴力破坏
了原本巧妙的鼻腔结构，让

“人体第一站”保护功能遭受
很大损失。

拔鼻毒、通鼻窍，
古方真个巧！

扈氏古方——扈氏鼻炎药
膏，经历 400多年的验证、14
代扈氏传人的不断改良，却传
下来一手“巧拔鼻毒”的绝活
儿：将秘制药膏塞进鼻腔深
处，往往不到 10 秒钟，一个
劲打喷嚏，排出大量的脓鼻
涕。这一看，才知道毒素这么
多。奇怪的是，鼻子通了一
些！几天过后，喷嚏少了、排
出的鼻涕变清稀了，鼻子更通
了。

原来，跟传统的治鼻药物
相比，扈氏这个古方却是讨了
两个“巧”：

一巧：让鼻子来吃药。
400年来，扈氏这个药膏，不
用吃、不用抹，直接用独创的

“U”型棉棒蘸上药膏，送到
鼻腔深处，让鼻子来吃药。跟
传统的手段相比，药劲深入、

直达病灶，来的确实巧些。
二巧：巧打喷嚏拔鼻毒。

鼻子结构巧妙，毒素淤积很难
拔除，这也是鼻炎患者往往十
几年无法治愈的根本原因。扈
氏经过 400 多年的不断验证，
却用了一个巧法子：拔鼻毒的
时候，毒素一出，就刺激鼻腔
发痒难受，猛打喷嚏。靠打喷
嚏的强劲力道，鼻毒随之流
出，排出大量的脓鼻涕。

中医的精髓，往往就体现
在这个“巧”上，不但拔鼻毒、通
鼻窍，更是令无数患者免除了
手术之苦，这也正是扈氏古方
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
原因。

笔者友情提醒：常年深受
鼻炎困扰的读者朋友，如果您
至今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不妨
尝试一下咱老祖宗留下的四百
年鼻炎古方，也给自己一个免
除手术的机会！

通知：
急慢性、萎缩性、过敏性鼻

炎，鼻窦炎患者
400 年古方秘制的鼻炎

膏，请免费体验！
来电预约：0632—8992097
地址：市中区解放路立新小学
北100米路西

民间偏方 免费治鼻炎
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绝招

新闻回顾>>>
2009年，一个看似普通的鼻炎古方，被收录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鲁政字[2009]232号）。

据了解，该古方是山东淄博市有名的中医世家——扈氏家族传承了400年的经典验方。扈氏依古

方秘制的鼻炎膏疗效突出，令很多患者免除了鼻炎手术之苦，这也是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

要原因。（相关资料可查阅当地历史文献《滋博志》）

小鼻炎有大讲究——在中医，鼻子是人体健康的“第一站”

专业建筑工人渐渐消失 层层分包 安全无人重视

超九成工伤建筑工无正式培训
2014年12月29日，清华附

中一在建工地发生坍塌事故，造
成10死4伤的惨剧。目前，具体

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之中，最高检
也对此事故在内的4起重大事
故挂牌督办。

新旧交替的年关，这10个

家庭注定无法团圆。农民工的
安全与保护，一直是建筑业难以
回避的话题。李大君，北京一家
专职建筑工人公益组织的社会

工作研究师，在过去数年中，一
直在跟踪我国建筑业农民工的
劳动保护和工伤维权。他参与
撰写了《建筑业农民工劳动保护

与工伤维权调研报告》（以下简
称《报告》），完整跟进和掌握了
从2007年到2012年间全国范围
内 73 个建筑工地职业伤害案

例。《报告》中有一些“耸人听闻”
的数据，比如，96%的工伤工人没
有接受过正式的职业培训。

李大君告诉记者，包工制度

的存在是建筑业安全事故频发
的根本原因，一层层分包出去的
不仅是利益，还有责任。责任一

点点被分离，越来越多不专业的
建筑工人活跃在工地上，安全教
育无人重视，让安全生产成为空
谈。

●按地域抱团的农民工帮派
北京南六环外一个

在建小区工地，因全市范
围内的安全质量大检查
而停工整改，来自河北农
村的建筑工人小布正在
等公交车，因为离家近，
他打算回家看看，等工地
复工了再回来。

听到清华附中在建
工地的事故，小布第一反
应是：“我跟他们应该不
是一个工种的，我是打灰
的。”

打灰就是浇筑混凝
土的简称，打灰工大概是
工地上最普通、技术含量
最低也最辛苦的工种之
一。小布每个工作日的
劳动时长接近 20 个小
时，当然，因为工序安排，
他不是每天都有活干。

“打灰这活就是辛
苦，工作时间长，其实没
什么技术含量，跟着学几
天就会了。”小布说，工地
上的工人们都是这样，只
不过都是同乡之间抱团
学习。比如小布跟河北
老乡学打灰，而工地里的
江苏籍工人则是另外一
股势力，他们掌握更精细

的装修技术，收入也较
高。在建筑工地上，一般
来自河北、河南、四川等
地区的工人，干的都是体
力活。而来自江苏、广东
等地区的工人，则从事技
术含量较高的工作，比如
装修。还有一些来自边
远地区，如云贵高原的工
人，一般从事的是最累、
收入最低的工作。

记者在跟工人们攀
谈时发现，不同地区间的
工人，分别由不同的包工
头带来。大家只和同乡
交流，异乡人之间交流很
少，各自的核心技术也不
外传。

在工地现学或者跟
着老乡走几天，已经成为
中国建筑工人职业培训
的常规模式。李大君告
诉记者，大概从上世纪80
年代开始，中国的专业建
筑工人便开始慢慢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广大建筑
业农民工，“他们其实是
半专业、兼职的建筑工
人，同时还要兼顾家里的
农田。”

新中国成立后，1956

年 6月，在劳动部门的统
筹领导下，全国按产业、
按部门逐步建立起涉及
上万工种的技术等级标
准，并开始全面推行考工
定级和考工晋级制度。
不过，1984年，建筑行业
启动全面改革以来，建筑
企业开始施行内部承包
制，建筑企业的管理层与
作业层开始出现分离，施
工企业慢慢辞退正式工
人，转而通过包工头大量
使用廉价的农民工劳动
力。

建筑企业不再按照
工人的技术级别进行工
资的晋级和考核，包工头
也不愿意为工人的职业
培训买单，这就造成了受
过正式职业培训的工人
寥寥无几，对建筑质量和
工人自身的安全都是潜
在的隐患。《报告》显示：
从工伤工人的职业培训
来看，受过正规的职业培
训并取得职业资格证的
工人仅有 3人，占样本量
的4%。没有接受过正式
职业培训的工人 70 人，
占样本量的96%。

●一纸开卷考试为避责任
和职业培训一样不

被重视的，还有安全教
育。

“一般都是开工之
前，工头来说几句，比如，

‘大家注意点，别出事’，
就完事干活。有时候也
会考试，但是，是给答案
那种，不然谁会答啊？”小
布说，在工地上，包工头
只看你完不完成工作，安
全都是靠个人。

李大君在长期的调
研工作中感受是，整个建
筑业的安全意识都很松
懈，无论是在监管部门的
审查还是具体的监理领
域都让人失望。在工地
上，为了应付检查，包工
头就派极少数有上岗证

和职业资格证的工人上
岗。而主管部门为了图
方便只是在工地项目部
看一看安全档案和安全
考试花名册。

小布提到的考试，更
是一种实际目的为规避
责任的潜规则。“这种考
试一般是总承包公司组
织的，我们遇到的案例显
示，如果工人参加过这种
考卷和答案一起发放的
考试，总承包公司的安全
责任就算尽到了。如果
出现事故，赔偿一般由工
伤赔偿和人身损害赔偿
组成，参加过考试的人身
损害赔偿这部分，有可能
就不赔付了。”

早在 2006 年，本市

就通知要求，“建筑业总
承包单位在开工前统一
代缴农民工工伤保险
费”，否则不予核发《建筑
工程施工许可证》。而实
际情况是，绝大多数工伤
工人不知道有“工伤保
险”存在。即便是总承包
单位缴纳了工伤保险，工
伤工人能得到理赔的却
很少。由于层层分包，工
伤工人只能找自己的包
工头理赔。

《报告》显示：57个工
伤发生工地没有安全教
育，占样本量的 78.1%，
16个工伤发生工地有不
完整的工地安全教育，没
有一个工地有完整的规
范的安全教育。

●私人挂靠下的工钱至上
李大君认为，层层分

包包括隐藏其中的私人
挂靠，是建筑业市场安全
事故频发的根本原因。

在我国现在的建筑
业市场，一个工程往往由
开发商交给建筑业总承
包单位，接着转给劳务分
包公司，再接着分给大包
工头，下面还有各种小包
工头。在这个层层分包
的过程中，就会滋生非法
私人挂靠买卖。《报告》显
示：73 例事故中，只有 1
例是从总承包单位到劳
务分包都为正规用人单
位，94.5%的劳务分包公
司为私人挂靠。

《建筑法》规定，建筑
市场上“出借”、“挂靠”资
质的行为属于被禁止的
违法行为。但在现实中，
挂靠已经成了建筑行业
的潜规则，建筑公司、劳
务公司、招标公司、设计
公司、监理公司等等多数
资质都在挂靠。大多数
有资质的公司其实不直
接承接工程，而是靠收取
资质挂靠人的管理费用
来实现运营和增值以及
寻租获利。同时，由于资

质挂靠是利益双方的一
种非法约定，出让资质的
一方很难对受让资质的
一方进行监管，一旦出事
就相互推卸责任，相互扯
皮。

40 多岁的老周，就
是个花钱买资质的包工
头。跟很多小包工头一
样，老周也是从一线建筑
工人开始做起，从 20 岁
出头就开始满中国打拼，
做到 30多岁开始慢慢转
型成包工头。在河北农
村老家，老周是十里八乡
数得着的能人，能带乡亲
们挣钱，可有时候，他也
很容易得罪人。

“这活不好干，尤其
今年房地产市场不景气，
房子卖得不好，我们工程
款就得拖着。马上要过
年，我还要想办法给工人
结工钱。”老周说，自己既
是工人们的老乡，也是他
们的老板，“他们只能找
到我，总包公司他们也不
认得，开发商更是见不
到，我也不能坑他们。不
然，我也别回家过年了。”
像老周这样包工头，无论
在秋收时节还是在年底，

最关注的永远是工程款
什么时候结，至于安全那
是次要环节。“这都是出
了事才有人关注。平时，
工人们也都是最关注工
资的事，工资按时结了，
一切都好说。”老周说，他
每次回家招工，老乡们打
听的第一个问题，肯定是
工资多少钱一天，怎么结
算，“你说大工 300一天，
肯定都抢着来。你说，这
工地特别注重安全，人家
就听那么一耳朵，接下来
还是要问，多少钱一天？
安全不安全，这东西不吸
引人的。”

记者采访时发现，建
筑工人们极少有与开发
商、总承包公司沟通的渠
道，他们总是跟着包工头
走，吃饭住宿结工资都是
包工头一手安排。小布
告诉记者，只有工资被拖
欠的时候，他们才会想到
找开发商找总承包公司，
因为他们知道，那时候

“包工头手里也没钱”。
至于安全问题，小布说：

“平时自己多注意一点，
相互提醒一下，一般不会
出事。”

（据新华社）


